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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复旦公学*
 

张  仲民 

 

摘要：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严复的四篇佚文等相关新资料，对严复在任复旦公

学监督时的情形，特别是就他与复旦公学职工叶仲裕等人发生的冲突进行了考察，重新梳理

和辨析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希望藉此能纠正以往严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亦能弥

补复旦大学校史记载和研究中的空白；进而还可为严复的若干信函及行迹考订时间。 

关键词：严复；复旦公学监督；叶仲裕 

 

在已往关于严复的研究中，有一些著述涉及到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问题1，但这些著作（也

包括很多学者所编的严复年谱、年表，乃至复旦大学的校史）对严复任职复旦的情况及辞去复旦

公学监督的具体原因，皆语焉不详；对严复信函和行迹的日期也未加详细考辨，有不少的误用、

误引。笔者这里根据新发现的四篇严复佚文，以及有关严复在复旦公学任监督时的相关资料，在

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来重新审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2希望藉此能纠正以往严复研究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亦能弥补复旦大学校史记载和研究中的空白；进而还可为严复的若干信函及行迹考订

时间。 

                                                        

* 本文曾刊《历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唯杂志篇幅关系，不得不做了较大幅度的删减，此处发表的

是完整版并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删除了一处原来判断不够准确的注释。本文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教

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教授、中研院近史所黄克武教授指点与斧正。在此一并致谢。 

1 如冯保善：《严复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年，第 127-131 页；皮后锋：《严复的教育生涯》，《史

学月刊》2000 年第 1 期，第 54-62 页；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年，第 213-220 页；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79-286 页；等等。 

2 在王栻先生主编之《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五卷本基础上，学界关于严复佚文之收集

整理，集大成者为孙应祥、皮后锋两先生所编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关于严复一生行迹，考订较为精审者，当属孙应祥先生所编《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惟以上两书亦存有一些疏漏之处。如谈到严复 1906 年 8 月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报》上发表的《述

黑格儿唯心论》一文，“是我国最早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参看《严复年谱》，第 284—285 页），此

判断就为误。事实上，在严复之前，介绍黑格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最著名的当属于《新民丛报》第

27 号（1903 年 3 月 12 日）上发表的马君武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一文，比此文更早一点的还有

《大陆报》第 1 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第 5—7 页）上发表的《德意志六十哲学者列传·黑

格尔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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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职 

我们先从严复与复旦公学最早的关系说起。1905 年 3 月，因震旦学院内部发生权力倾轧，马

相伯（1840—1939）被迫带领部分学生从震旦脱离，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吴淞复旦公学。

3立校伊始，马相伯请包括北洋旧交严复在内的二十八位名流担任复旦公学校董，以便让他们为学

校募集资金，提高学校声望，并能参与到复旦校务的管理。随后，一份由严复居首署名的二十八

位复旦校董发出《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为复旦建造新校舍募捐。4而据当时《时报》、《中外日报》

等报刊上刊载的《复旦公学广告》还可知，严复与马相伯一起也为复旦“评定”了教授法、管理

法，“本学教授法、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详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

理之责。”5严复还和马相伯共同主持了复旦公学的招生考试，以补录四十名新生。6这期间，还曾

有不少人建议由严复担任复旦公学“总教”，可严复担心“主意人太多，恐力不下”，故辞而不受。

7严复这时还从落实办学经费方面考虑，为复旦拟订了复旦公学管理办法、课程即《复旦公学章程》

文件，尽管严复担心章程未必“切于事情”，只能“备发起诸公采择损益而已”，可他还是认真负

责，感觉“须作到如此，方为正办。”8
1905 年 9 月，复旦校舍修竣，于 14 日下午两点正式开学；

开学当天，校董萨鼎铭还请来军乐队助兴。9
14 日下午，一批名流登台演说，严复也以校董身份厕

身其间。10
 

这一时期，严复还不断与身为复旦校董、担任管理该校之责的得意门生熊季廉（元锷）通信，

但由于熊本有病，又“为复旦公学及往日本调查铁路事所累”，不幸于 1906 年 4 月下旬病逝。严

复于 4 月 28 日到上海颐园参加了复旦公学、青年会为熊季廉召开的追悼会，并送挽联，包括郑孝

                                                        
3 关于这些学生脱离震旦的原因及马相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人在不同角度有较详细的记载，可

参看《震旦学院解散记》，《中外日报》1905 年 3 月 10 日，第一版；《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大

陆报》第 3 年第 3 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纪事”，第 1 页，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

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14 页，唯《复旦大学百

年志》所列《大陆报》出版日期有误。 

4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 1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1—53 页。

原件见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复旦大学集捐公启》小册子，目录号 ZH0101—1，案卷号 0001。 

5 《时报》1905 年 7 月 22 日，第一张第一页；此广告亦见《中外日报》1905 年 7 月 25 日，论前广告

第一版。这些广告在报纸上都是多日重复刊登的，下同。 

6 《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 年 8 月 21 日，第一张第一页；此广告又见《中外日报》1905 年 8 月

24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7 与《长子严璩书》（二）（1905 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第 781 页。 

8 《与熊季廉书》（三十一）（1905 年 7 月），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第 256 页。此章程到

夏敬观任复旦监督时进行了更改，参看《本署司详复厘定复旦公学章程文》，《江宁学务杂志》己酉十月

十五日（1909 年 11 月 27 日）第 8 期，“公牍”，第 3-6 页。 

9 《复旦公学开学广告》，《时报》1905 年 9 月 10 日，第一张第一页；《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

年 9 月 14 日，广告第一版。 

10 《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 年 9 月 14 日，第一张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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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等与会者大约有 200 余人。11严复随后还写信给熊季廉之弟季贞，解释熊季廉为复旦事所累情形，

其中言：“又复旦公学去年为索观澜侵蚀公款至数千金，反以此为学生罪，天下不平无过此者。季

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维持复旦为己任。”12在该信里，严复还对复旦的人事变动做了评述，并认为

原监督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经辞职，复旦公学大局岌岌可危，只是复旦学生在学长

带领下，“幸团体尚坚，未即分散”，他们迫切希望能“得贤为之校董”。严复与郑孝胥、张元济在

7 月 19 日晚还往愚园赴陈三立（伯严）之约，商讨维持复旦公学的事情；会议参加者还包括复旦

学生代表叶仲裕（景莱）（1879—1909）等人。13经过与会诸人的努力，特别是依赖陈三立的奔走，

“为筹维持之术，既资以款，复为之解纷，使龃龉者无，遂至（止）于冲突。”14严复这里还乐观

相信，从此以后，复旦公学“当不至离散也”。需要说明的是，复旦这时得到的款项是时任两江总

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周馥通过“扬州运使”划拨给复旦的二千两银子，“银二千两，乃南洋协助复旦

公学之款。”15饶是如此，复旦公学还是发生了一些变故，“刻因复旦公学事急”，让严复颇感突然，

身在安庆的他不得不改变原本要去庐州的计划，由安庆直接去南京斡旋，耽搁五六日后再返沪。16
 

1901 年新政后，特别是科举制在 1905 年 9 月被废除、学部在同年 12 月成立以后，新式学堂

日益成为区分一个地方文明与否以及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进步”的标志。在此背景下，清末社

会掀起办学热潮，有办学经验或懂教育的人才炙手可热，一批趋新的社会名流首当其冲，许多都

被聘为监督或校长，像吴汝伦、蔡元培、张元济、严复等人；有的则亲自办学，如马相伯、孙诒

让等。不言而喻，一个好的校长对于一个学校意义重大，他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权势网络

为学校争取足够的办学资金等资源，还可以依靠自己的声望为学校聘请好的教师与招来好的学生，

所谓“学堂之进步，端赖师资；监督一席，关系綦重”17。校长良莠与否，对于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1 参看孙应祥：《严复年谱》，第 271—272 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第 1040 页。 

12 《与熊季贞书》（1906 年 7 月 20 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 276 页。 

13 《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49 页。叶仲裕大概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接任袁希涛（观澜）担任复

旦公学庶务长。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目录号 ZH0102—1，案卷号 0010，

第 8 页。必须说明的是，这份档案所收教职员名单并不完整，且各教职员任职时间也不尽准确。 

14 《与熊季贞书》（1906 年 8 月 5 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 278 页。标点略有更动。 

15 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50 页。郑孝胥记此事在 1906 年 7 月 23 日日记，此时端方还未

就任江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此两千元经费应该是由马相伯在 1905 年冬向江督周馥申请得来，“先生复请

于江督，月拨经常费二千元，于是复旦公学之基础始固。”（参看张若谷编：《马相伯年谱》，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7 辑，第 664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215 页。）然此经费并没有正常化，

况且得到此拨款时马相伯已经离任复旦监督。年谱作者张若谷有些夸大马的作用，但也说明此款非得自

端方。 

16 《与夫人朱明丽书》（二）（1906 年 9 月 20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35 页。郑孝胥 1906 年 10

月 5 日记载：“张躔五来言复旦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59 页。此处张躔五（即张桂辛）所

言事与让严复改变行程的复旦事或有关联。 

17 《江督照会郑京卿孝胥为中国公学监督文》，《江宁学务杂志》丁未年三月十五日（190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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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旦公学这样的私立学校尤为重要。马相伯既不堪重负而辞职，那么寻找新的、合适的公学校

长自然迫在眉睫。 

在当时往往人去政息的情况下，周馥给复旦的拨款，继任江督就不一定会继续划拨。而此时

周馥已经离任，新的两江总督由端方（1861－1911）接任（1906 年 9 月到任，1909 年初调任直隶

总督）。18端方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主张改革，“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19有此东风，

复旦公学干事员叶仲裕（叶景莱）、张桂辛等人希望端方能延续周馥的政策，给复旦拨款。在丙午

冬（大概在 1906 年 12 月—1907 年 1 月间），他们正式向端方提出申请，请求让与复旦有深厚关系

的严复担任监督，并能为复旦拨款、添聘教习。20
 

据严复的“夫子自道”，端方对严复非常赏识与尊重，屡屡接见，还想让其子拜严复为师，甚

至自己也想拜严复为师。21故由严复继任复旦公学监督，在端方这里并无问题，且他只需要做个顺

水人情而已。严复于 12 月 6 日早晨在南京首次会见了端方，他与端方商谈了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

条件——“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22端方该是痛

快地答应了严复的条件，因为不久，在 1907 年 1 月 14 日（农历十二月初一），时任上海道的瑞澂

（瑞莘儒）就拨给复旦两千多两银子，严复以复旦名义接受并在报上刊登谢函。23这个拨款应该是

出自端方授意，是端方满足严复的任职要求之举。 

由严复接任监督，达到了复旦公学学生的预期要求，如严复 1906 年 11 月 29 日在写给其外

                                                                                                                                                          

第 1 册，“公牍”，第 2 页。 

18 参看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501—1503 页。 

19 吴庆坻：《端总督传》，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0 辑，第 94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8 页。 

20 关于《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端忠敏公奏稿》编者将该折时间列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但该折也曾

在《江宁学务杂志》第 5 期（丁未年七月十五日[1907 年 8 月 23 日]）、《四川教育官报》丁未第 9 册（1907

年 10 月）上刊载，折中言及“本部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907 年 6 月 8 日）会同江苏巡抚

部院陈恭折专差具”，又言叶仲裕、张桂辛的禀请是在“本年二月”。（《督宪端札筹拨复旦公学常年经费，

谨陈办理情形一折文》，《江宁学务杂志》第 5 期，“公牍”，第 5、6 页。）笔者根据《叶景莱启事》：“自

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年经费后”云云，则《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所言可能不

确。因该折肯定系端方幕僚所写，其所言的具体日期不如叶景莱所记准确。且从上奏到得到批准，一般

都要稽延一段时日，很可能“本年二月”是端方批准叶、张禀请的时间；另外，严复也说：“自丁未春，

经两江督宪奏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复旦）已成官立之校。”《严复启事》，《时报》1908 年 2 月

12 日，第一张广告版。因之，这里采用叶景莱的说法，为“丙午冬”，参看《叶景莱启事》，《申报》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第一版。另外，据叶瀚所言，是“陈三立感景莱等之苦志”，遂向江督端方请求拨

“助校费岁二万金”的（参看叶瀚：《叶景莱行略》（续），《神州日报》1909 年 11 月 27 日，第四页）。

据此，很可能是陈三立先代叶景莱在端方那里作了疏通，然后叶景莱等人再提出拨款请求的。 

21 《与甥女何纫兰书》（八）（1906 年 12 月 6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832 页。 

22 《与甥女何纫兰书》（八），《严复集》（第 3 册），第 832 页。 

23 参看《复旦公学广告》：“本月初一，蒙关道宪瑞莘儒观察筹拨银弍千两余。复呈收据外，敬登报鸣谢。”

《时报》1907 年 1 月 17 日，第一张广告版。此短文亦未被收入《严复集》及《〈严复集〉补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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甥女何纫兰的信中所言：“本日复旦诸生以书恳我为之校长，经诺之矣，不识能兼顾否？”24表明

严复任监督是先受到复旦公学学生的吁请。而稍后在《中外日报》、《时报》上刊出的《复旦公学

广告》，也可作为严复之言的注脚： 

本校向经前校长丹徒马相伯先生管理，嗣以事繁告辞。客岁冬（即 1906年冬），公举代

表禀谒江苏督宪。蒙端制军力任维持，特为延聘侯官严几道先生来任校长。伏维此校前承热

心学界诸公发起以来，其间伫苦停辛，仅克虏立。全体同学，矢慎矢勤，唯恐陨越，为学界

羞，又一年于兹矣。今幸为鸿硕不弃，将提挈而振董之，于以竟前者马先生、发起诸公之美

志。全校同人倍深感奋，海内留心教育者，倘亦深所乐闻一共邪许也欤？谨此布告，伏乞公

鉴。25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严复接任复旦公学监督，最先由复旦学生提议，后来得到了江督端方的

同意。这个结果实际是众望所归，反映了复旦学生的诉求，也得到官方的支持，像端方在《筹拨

复旦公学经费折》中对严复的夸奖，“有候补道严复，淹贯中西，学识闳达，已派充该公学监督，

管理教授，一切由其主持。”
26

 

至于严复正式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严复年谱》说是 1906 年 11 月 29 日复旦学生恳求

严复为校长之时，27不过，这样的说法有问题，请求为监督并不一定马上能当监督，还需要官方的

任命函。28但是，我们从相关材料中可以考证出来严复正式接任监督的时间。如在 1907 年 1 月 21

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八日）写给何纫兰的信中，严复还没有提及复旦校长的任命一事，但在

1907 年 1 月 30 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十七日）写给何纫兰的信札中，严复就言“复旦校长，南帅

照会已到。”29故此，严复正式被端方任命为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就应该在这九天之内，尽管之前

                                                        
24 《与甥女何纫兰书》（五）（1906 年 11 月 29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830 页。 

25 该广告见《中外日报》1907 年 2 月 20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时报》1907 年 2 月 20 日，第一张广告

版。 

26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第 1009 页；《复旦大学志》（第 1 卷），第 79 页。 

27 《严复年谱》，第 292 页。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严复担任监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约

1906 年 3 月），根据我们上引材料，此记载明显为误，或许是档案编者误记，因该档案是在 1937 年所

编。参看《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 1 页。 

28 当时的复旦虽然名为私立，但早已接受两江总督周馥的资助，周馥应旧交马相伯之请求，把吴淞旧镇

署划拨给复旦做校舍，并汇两万两银子给复旦做办学经费。（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收入《复

旦大学志》第 1 卷，第 43 页。）周馥的支持对于水深火热中的复旦固然是雪中送炭，但由此也把复旦置

于官方的影响之下，这时的私立复旦实际正在官办化；后来端方插手后，复旦监督更要由官方任命才得

承认。时议对此也有批评，“必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见吼：《忠告震旦学生》，

原刊《大陆报》第 3 年第 3 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评论”，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纂

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 14 页。 

29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严复集》（第 3 册），第 834 页。此“照会”为《江督照会严又陵观察为

复旦公学监督文》，刊载于《江宁学务杂志》丁未年三月十五日（1907 年 4 月 27 日）第 1 册，“公牍”，

第 1-2 页。其内容如下：“为照会事，照得泰东西之立学、教育与管理并重。论者谓教育为学界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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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已经以复旦监督身份接受了瑞澂的拨款。农历春节过后，严复就在《中外日报》、《时报》上

同时发表任职声明——《几道启事》。该启事主要说的是严复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原因： 

启者，不佞近承复旦全体公举，并两江端制军檄派为复旦公学校长，辞不获命，实惧弗

胜，但当勉竭鄙诚，以副期待。尚望知爱诸公有以匡助之耳。谨白。30 

既被“公举”，又被“檄派”，在此情形下，严复正式就任复旦监督。有了新校长，复旦公学也马

上在报纸上打出了“复旦公学增额招考广告”，31广告中表示，该校要“添借宿舍，增额二十名，

招补旧额十名，共招插班生三十名。”并欢迎学子前来报名处报名，其中严复住处新垃圾桥北长康

里严公馆即为一个报名处。这次招生大概比较顺利，居然招到 40 个人，复旦公学将这 40 人名字

登报备案，并要求他们于本月二十七日（农历）开学以前到校报到。32
 

随学生的增多，复旦的经费困难与校舍紧张程度日益加剧，严复深切感到“复旦事难办”，决

意再赴南京与端方交涉，“须与端督院破脑决断，若不起校舍，吾亦不能办也。”33端方既然已经许

诺严复在先，加之先前叶仲裕等人的禀请，就向清廷上奏折，请批准每月拨给此时有 175 名学生

的复旦公学银 1400 两，“作正开销。”34在获得了常年经费支持的承诺后，严复信心大增，决心好

好管理复旦公学，“为之整顿吴淞复旦公学”，以不辜负端方期望。35
 

严复这时还兼任安庆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由于其本人长期吸食鸦片，36很难兼顾相隔如此之

                                                                                                                                                          

而管理得人又为教育之后盾。上海复旦公学规模宏远，执事以科学大师总持教务，学子莘莘，将有一日

千里之效。惟是校长，名称取义稍狭，未足綰榖全体。夙諗执事深通各学，界说谨严，其于全校规则，

有应变通厘定，以及纡筹经济，扩张器物，不系教育一部分，而属之管理范围者。执事或逊让弗居校务，

即美犹有憾用，特加具聘牍，敬延执事为复旦公学监督，凡全校教育暨管理事宜，悉归主持，并饬财政

局刊刻关防，备文赍送开用，以昭慎重，将见振裘，挈领组织，日底于完全，祭海先河，中外皆奉为矩

矱。除行财政局遵照外，为此合行照会。谨请查照，须知照会者。”可惜的是这则照会并没有注明颁发

的确切日期。 

30 该启事最初登在《中外日报》1907 年 2 月 20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同期《时报》也有该启事。此则

材料，《严复集》以及《〈严复集〉补编》，皆未予收录。 

31 《中外日报》1907 年 2 月 20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该广告又见同期《时报》。 

32 《复旦公学录取新生案》，《中外日报》1907 年 3 月 8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33 《与夫人朱明丽书》（六）（1907 年 4 月 8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37 页。 

34 参看端方：《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端忠敏公奏稿》，第 1007—1009 页。 

35 《与曹典球书》（八）（1907 年 5 月 6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572 页。 

36 严复从 1890 年起就开始吸鸦片，这种情况可从他写给其夫人朱明丽的信中明显看出来，当然他给别

人的信中也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他吸食鸦片上瘾的情况。严复抽鸦片的事，当时即曾受到安徽高等学堂学

生的指责，“统计（严复）三学期用银万两余，在堂仅两月。而两月在堂，又高拱深宫，学生欲一睹容

颜、一闻声欸而不可得，秘密踪迹之惟烟缕缕，自户出，香气扑鼻端而已。”（安徽高等学堂全体学生：

《对于严监督之公愤书》，《南方报》1907 年 6 月 2 日，第一页。）严复后来还遭到时人（可能也是出自

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很刻薄的挖苦：“侯官大士，船政学生，自称宾塞门徒，又见子陵再世。改良物

质，全凭莺粟三钱；淘汰天然，空逐槐花五次。呜呼！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如是等众生、

渺渺烟魂，乘此良宵，来受甘露味。”参看《新焰口经·严几道》，见《安徽白话报》戊申第 3 期，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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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两个学校；加上严复名望日隆，又比较热衷官场事务，杂事繁多，使之在处理校务方面是左

右支拙。在此情况下，严复不得不寻求代理人，来代替自己处理两校的日常事务，以减轻自己的

负担。在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他使用的是追随他多年的亲信兼同乡周献琛。在复旦他使用的则是

其一干亲属，如严复曾推荐其岳父（即朱明丽父亲）担任复旦文案，“月薪约五十元，不知汝爸爸

肯就否？”37朱父担任文案（书记）后，月薪又增至六十元。严复的妹夫何心川（即何纫兰之父）

早于严复任职复旦，担任斋务长，38严复任监督后，由其代表严复视事，并负责复旦的招生工作。

何又引其亲戚某任杂务，月薪五十元。何也认真履行嘱托，不定期向严复汇报复旦校内情况：“本

日汝父有信与我言复旦事。”39
 

严复如此任人唯亲和遥控两校的结果，导致了严复最终在两校都遭到学生的不满与驱逐，且

招致时论不少的批评。下面主要讨论严复就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及被迫离任的情况，特别是他与复

旦职工叶仲裕、张桂辛发生的冲突，而正是这个冲突，造成了严复的辞职，双方高开低走，不欢

而散。40
 

二 冲突 

复旦的脱离震旦，马相伯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然而这背后一批爱校学生也起到了关键

作用，其中就包括深受马相伯器重的震旦学生叶仲裕，复旦之成立，他和于右任出力最多。41复旦

正式立校后，鉴于校舍与经费紧张，时为庶务长的校董袁观澜（希涛）遂在《南方报》上刊出《复

旦公学广告》： 

本公学于夏间禀借吴淞提辕先行开校，屋少不足容来学之众，地复潮湿，校外借寄书社

七处，益形散漫，于卫生、管理二者多所妨碍。现拟就炮台湾拨定地亩，赶筑校舍，一俟落

成，即当改定章程，召集生徒来校就学。其提辕借设之校，明年暂不开课，特此广告。42
 

假若照广告所言，复旦暂停招生，这对于刚创办的新学校来说，不啻是自掘坟墓，不仅不孚外来

                                                                                                                                                          

年九月下旬（约 1908 年 10 月）。 

37 《与夫人朱明丽书》（六）（1907 年 4 月 8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37 页。 

38 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 8 页有何心川（字镜波）为斋务长的记录，说他于光绪

三十二年正月（1906 年 1—2 月间）到校，福建闽侯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当然，何任复旦斋务长也

可能系出自校董严复的推荐。 

39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一），《严复集》（第 3 册），第 834 页。 

40 关于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可参看沈寂：《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安徽

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第 102-105、68 页；沈寂：《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安庆文史资料》（第

28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00-105 页；沈寂：《严复办学试点的成功与教训——安徽高等

学堂》，《近代中国》第 15 辑，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第 101-141 页；孙应祥：《严复年谱》，

第 303－307 页；等等。对于该事件，笔者也有新材料发现，拟另文讨论。 

41 参看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该文原载《复旦同学会刊》，1939 年 3 月号），转见《复

旦大学志》（第 1 卷），第 53—54 页；参看《马相伯年谱》，第 215 页；又可参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

稿）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正月至八月）》，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1987，第 687 页。 

42 《南方报》1906 年 1 月 13 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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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之期望，亦大伤害从震旦以来一直追随的学生，还会影响及复旦的“形象”。更何况该广告所

言事出突然，不符合复旦本来立校之计划。因之，该广告立即遭到以叶仲裕为首的师生们的大力

反对（叶此时大概为复旦学长，角色或类似后来的学生会主席），他们马上质询校董，查明事实真

相，分别以叶仲裕与复旦留校学生名义发出广告，谴责袁氏这种擅作主张之行为，并希望想要负

笈复旦的学子不受其迷惑和误导。其中以叶名义所发的《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启事言： 

报登公学明年不开课云云，其中另有枝节。校董不会议，校长不在沪，学生毫不与闻，

而谓可独断停学，景莱不才，窃未明公理何在？现竭力禀商各校董，妥筹一切。愿我远近同

学，毋遽惶惑。叶景莱敬白。43
  

以复旦留校学生名义所发启事为《袁观澜先生鉴》： 

昨报告白，复旦明年听课云云，殊深骇异。走询校董，皆不知为谁主持。往谒少卿先生，

则云稿由先生拟就送登。学生等劳燕分飞，甫有生趣，忽又丁此意外波折，先生素号热心教

育、深明事理之人，而忍出此？除商各校董作正当之交涉外，并请莅临开示一切。同深叩祷。

复旦留校学生公启。44
 

旋即，《南方报》上出现了以复旦公学名义发出的《启事》，附在叶景莱的《复旦同学诸君公鉴》

旁边，启事表明复旦还是会正常开学，并在筹建新校舍： 

本公学明年照常开学，并即行筹画建筑新校，敬此布告。复旦公学启。45
 

在与袁的较量中，以叶仲裕为代表的主张维持复旦正常运作的力量最终胜出。于此事即可见叶仲

裕对于复旦的爱护以及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46
1906 年夏，叶景莱还与同为学长的温州林孟沧为

弥补学校办学资金不敷——亏空达“数千金”的状况，“四出号呼，为入捐助。值炎焰甚厉，景莱

等触盛暑，至金陵，又至淮杨，又至清江，奔走累月。比归沪时，则面目黧黑，状若鬼薪。幸得

款甚夥，校事得以不败。”47严复能接任复旦公学监督，其中亦有叶仲裕的努力，就是他与张桂辛

等人赴南京向端方申请经费，希望端方同意让严复担任监督的。 

不过严复接任监督后的一些所为，特别是其任人唯亲的做法，却不能令包括叶仲裕等在内的

一批老资格复旦人满意，叶仲裕大概此时开始与严复所派来的诸管理者为难。何纫兰之父何心川

曾写信给时在安庆的严复“言复旦事”，要其速返回处理，所指估计就是叶仲裕带头掣肘事，“因

复旦叶仲裕亦在彼捣鬼故也。”48考虑到叶仲裕等人在复旦的影响力（也可能包括其家族背景49），

                                                        
43 《南方报》1906 年 1 月 16 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44 《南方报》1906 年 1 月 16 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45 《南方报》1906 年 1 月 18 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46 关于叶仲裕与复旦公学，详笔者另文。 

47 叶瀚：《叶景莱行略》（续），《神州日报》1909 年 11 月 27 日，第四页。叶瀚这里的文字，也重点彰

显了叶景莱为复旦公学募捐所做的贡献，“是则景莱生平之事最可叹美者也。”但叶瀚这里回避了叶景莱

与严复间发生的龃龉。 

48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三）（1907 年 6 月 4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836 页。 

49 叶仲裕其兄叶景葵（揆初），其叔父叶瀚，均为近代文化名流，他们两人与赵尔巽、郑孝胥、陈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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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决定在处理叶仲裕事件前先要得到端方的支持，“以复旦公事须与端午桥扎实交代，方好办

理。”50严复还准备到南京后，将详细情况报告给端方，若是端方不同意自己的处理办法，便辞去

复旦监督，严复并要何纫兰把这个意思转告其父何心川，“吾到南京，必将种种情节告知端方，若

意思不对，便亦辞去不办。此意可告汝父知之。”51严复到了南京之后，初见端方，并未言及复旦

事，他打算等考试完出洋留美学生后再告诉端方，“复旦情节尚未与言，准俟考后提及。”52随即，

在与端方谈过复旦事后，严复原本的计划似乎没有得到端方的支持，否则严复就不会拿辞职说事，

然而辞职遭到端方拒绝，严复无奈，只得继续留任，履行监督职责，“复旦事力辞不脱，已电汝父，

令赶紧登报招生矣。”53旋即在 1907 年 7 月 15 日，《神州日报》等上海各报就刊出了“复旦公学招

考插班生”的广告，招生额限四十名，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四岁以下男青年皆可来投考，七月一

日、二日（即 1907 年 8 月 9 日、10 日）在寰球中国学生会考试，云云。54
 

到了该年末，严复与叶仲裕等人的矛盾日益加剧，严复认为庶务长叶仲裕私挪公款三千元，55

而庶务张桂辛管帐无方，导致学校亏空达五六千元之多，使学校的日常运行出现问题。在此情况

下，严复当面向端方提出辞职，可没有得到端方同意。回到上海后，严复决定好好管理复旦，出

重手惩治叶仲裕、张桂辛。他向江督端方写信揭发两人，表示了自己处理两人的举措：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加以诸生百五六十人之学费，期六十元，义旧有募款，若

综覈撙节经用，即有不敷，当亦为恨［有限〕。乃本年岁暮，尽〔竟〕亏短至于五六千金之

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缴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

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

手理，而稽察无方，致令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两月未领，

岁事峰嵘，群怀觖望，乃不获已，由复电请恩饬主者，许其探支明年发款，借苏辙鱼。顷承

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感荷莫名!当即交付庶务张桂辛，属其分别缓急应用，俟赢绌如

                                                                                                                                                          

端方等人也有较密切关系。 

50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二），《严复集》（第 3 册），第 835 页。此札未署具体日期，结合前后文推断，

当写于 1907 年 4、5 月间。 

51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三），第 836 页。 

52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四），《严复集》（第 3 册），第 836 页。 

53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六）（1907 年 7 月 11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836 页。 

54 《神州日报》1907 年 7 月 15 日，第一页广告版。 

55 根据叶仲裕的当时情况以及他对严复的回应，叶挪用校款应该属实。这时叶正代替于右任主持《神州

日报》，尤其是《神州日报》馆在 1907 年 5 月 8 日因邻居失火而被殃及后，“同人生命无恙外，所有一

切悉数被毁”（“本社启事”，《神州日报》1907 年 5 月 10 日，第一页广告版），报馆需钱孔亟，叶景莱

“以一身独任其难，四出奔驰，艰窘万状。”（叶景葵：《鸰痛记跋》，收入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89 页。）故此，叶庶务长挪用复旦校款是有可能而且是很容易实现

的。顾廷龙先生言及叶景莱主持《神州日报》时也说，“亏负甚巨，卒不振。所遇多拂逆„„”（顾廷龙：

《叶公揆初行状》，收入《叶景葵杂著》，第 421 页。）实际上，早在 1906 年 6 月 20 日，叶仲裕就曾托

严复向郑孝胥借钱一千元，但被郑拒绝了。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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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再令将本年校帐，据实造报，以重公款。但重有恳者，前在左右，已将复旦监督力辞，

未蒙俯准。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惟校事经费最重，倾立视之，似应由复收回存号，按月

发交会计员撙啬应用，即令于月杪造销，交监督汇报，庶不致再循前此覆辙。至一切章程，

亦须重新斟酌，遵照部章厘订，庶成可久之规。至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一则延欠校款，一

则造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维校政。是否有当，伏乞垂示遵循，自出不

恭，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敬请慈鉴。监督复谨禀。56 

严复此函所述处置办法大概是得到了端方支持，因而严复敢于采取铁腕措施，首先发难，指出复

旦财政归自己亲自打理，除了旧账可以找叶仲裕、张桂辛结算外，丁未年（1907）后的帐目，就

与两人无关，实际是将叶仲裕、张桂辛两人开除出复旦，且他们还必须要为以前之旧账、坏账负

责。严复亦责令新老学生必须交齐各项费用后，才能入校就读，且在报上发布《复旦监督严复启

事》，说明这些情况： 

敬启者：今年本公学庶务、财政奉督宪谕，归鄙人督率会计员自行经理。除丁未年，以

前所有帐目报销，应有叶仲裕、张桂辛两员结算外，嗣后校政与之无涉。特此声明，以清界

限。谨布。再启者，本公学校费，每学期旧生应缴学费及膳宿费六十元；新生应缴六十六元；

又生每学期另交号衣费五元，洗衣费三元。均须于入校前亲赴本校会计处缴足，掣取收条，

各自由监学派定学舍居住。其未行缴清楚，虽经擅入，均行挥出，决不通融。特此敬布。57
 

严复的做法马上受到叶仲裕、张桂辛的回应，两人当即联合在上海多个报纸上连续刊载内容

相同的广告，反击严复。其中叶仲裕发表的《叶景莱启事》以列举事实的方式反驳道： 

自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年经费后，又禀请延聘侯官严几道先生

为监督，以冀于教授管理一切，力求进步。迨皖学风潮起，舆论所激，颇有以此举为大不然

                                                        
56 《与端方书》（一），《严复集》（第 3 册），第 582—583 页。《严复集》与《严复年谱》编者均将此札

系年为 1906 年冬所书，为误。因端方实际拨给复旦常年经费是在 1907 年春，严复 1906 年 12 月 6 日见

端方时，还要求端方肯资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才能“为彼中校长”。严复此札中“本年岁暮”、

“两学期”等语，表明复旦已经收到拨款两学期，但仍然入不敷出。根据下文将引的《复旦公学学生广

告》可知，复旦得到端方每月 2000 元的拨款是自 1907 年年初，至 1908 年 1 月刚好“一载于兹”共二

万四千元。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中之“乃”，似乎表明该函应为 1906 年岁末所写，但假若此札为

1906 年冬所书，则严复为何直到 1907 年底、1908 年初才发难要开除叶、张两人？此处说到已经收到端

方拨款两学期，则到 1906 年末时，端方甫任江督 3 个月，复旦断不会已经收到其两学期拨款的。而且

1906 年底，严复就任监督，也不会立即向请他担任复旦监督的叶、张发难。再者，根据《与端方书》（二）

中严复自谓，复旦“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而周良熙至少在 1907 年 5 月底安徽高等学堂

发生风潮之前，一直在该校担任“杂务”（参看《严复年谱》第 301 页），1906 年年底时还不可能在复

旦任职，所以应该是在 1907 年 5 月底安徽高等学堂发生风潮之后，严复被迫辞职，周又随严复到复旦

任职。《与端方书》（二）与第一札内容关联，似可断定第一札系严复在 1907 年年底或 1908 年年初写给

端方的。 

57 《时报》1908 年 2 月 9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7 日，第一张广告第三版。《严

复集》、《〈严复集〉补编》皆未收录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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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景莱亦因有他事滞沪三月后，校中一切即未暇过问。监督月索五百金，终岁莅校三五次，

于督宪原奏、景莱等原禀中延聘专门教员诸节概不提及，而亲故坐食者且纷至：其妹婿何任

斋务，月修二百；何戚某任杂务，修五十；又某任书记，修六十；下学期以人言啧啧，陆续

自退。中国公学同时请款、同时请监督，监督、校员独能力尽义务，刻苦办事。以彼例此，

时深痛心间。秋，督委员夏观察至沪，曾力陈节省持久办法。冬间，复赴宁面请督宪委胡君

子靖来校整理。数年来，委曲求全，原为复旦全局着想，不意监督乃有此先发之举也。启事

云云，于情理为未合，除另行交涉外，先此广告，敬希公鉴。再此事由景莱自行交涉，远近

同学请照常莅校，勿多疑阻，以全大局为幸，并白。58
 

张桂辛发表的《张桂辛启事》亦言： 

敬启者：复旦公学自桂辛与叶君历经困难，保存成立。丙午冬，请端督宪聘严幼陵先生

为监督。一年以来，种种为难，故于去腊立意告辞。原俟今正将经手事件汇具报销，一面登

报声明。乃昨见严监督启事，殊为诧异。除另将详情布告及询明意见外，特先声明。59
 

两则启事尤其是《叶景莱启事》，将严复败走安徽的情况，严复任复旦监督的原因及之后的举措，

甚至是严复亲属的姓氏与所担任的复旦公学职务，乃至自己采取的应对措施一一公布，并将复旦

和同时获得端方资助的中国公学作对比，60以此凸显监督严复的不称职。叶景莱还特别点出奥援

——“远近同学”，来警告严复。 

严复立即看到了叶、张的启事，不为所动，马上也在报纸上刊出《严复启事》回击，祭出更

强大奥援——“督宪”，并发出最后通牒： 

昨阅叶君景莱、张君桂辛两启，为之怃然。叶君所言尤与事实大有径庭，姑不与辩。但

两君所未明者，丙午以前复旦公学虽赖众擎之举，尚为私立之校。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

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已成官立之校。今昔性质皦然不同，夫岂吾党所能盘踞？校款

挪欠，迄无报销，不佞责无旁贷，故尝于客岁五月、腊月亲谒督宪，一再力辞，不行不获命，

是以决计本年将校政大加改良，驻校亲督。前者划清界限之启，乃至不得已而开罪于朋友。

总之，此事解决不出两途，如两君自谓有永远管理此校特权，即烦具禀请撤监督，则校事从

                                                        
58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9 日，第一页广告版；《申报》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第一版；《时报》

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 

59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9 日，第一页广告版；《申报》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第一版；《时报》

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 

60 此时的中国公学监督是由端方委任的郑孝胥，“查有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已照会为该公学监督，

主持一切。”《江督筹拨中国公学常年经费折》，《神州日报》1907 年 7 月 21 日，第三页；该折又被收入

《江宁学务杂志》第 5 期（丁未年七月十五日），“公牍”，第 3-5 页；还被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第 1010

—1013 页。郑孝胥于 1908 年 3 月 24 日曾“致中国公学书，报告辞退监督”，端方还想让郑继续任监督，

但郑志不在此。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34、1136 页。实际上，很快，在 1908 年 9—10 月

间，夏敬观任监督时，中国公学也发生了大规模风潮，绝大多数学生退学而另立了“中国新公学”，时

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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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复无关。若犹是不佞而为监督也，则前者吾启固一字不可动也。至于交涉风潮，固前知

其如此矣！诟何为者。谨布。61
 

从上面这则启事里严复对叶、张的反批评可以看出，严复对叶仲裕关于他很少到校视事以及任人

唯亲的批评并没有当即反驳，尽管这其中确有冤枉严复之处，如其妹夫何心川任斋务长是在严复

入校任监督之前。严复在启事里还自白，说自己于去年五月、腊月（约在 1907 年 7 月、1908 年 1

月）两次向端方请辞复旦监督，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才下定决心整顿复旦。在这里，严复重

点针对叶仲裕，抓住叶挪用校款事做文章，并抬出“官办”和“督宪”作为尚方宝剑，表明自己

并不畏惧学潮，企图迫使叶就范。 

张桂辛看了严复这则启事后，马上在报上发表了《张桂辛启事》，来反驳严复，并表示叶仲裕

暂时不在上海，他返回后定会有所回击： 

阅严幼陵先生第二次启事，有所未明，谓官立、私立今昔大殊，求之事实，容有未合。

且以告辞，何云盘踞？现叶君旅行数日，即当返沪，俟叶返时当再分别剖白，以质诸公论。

62
  

不仅如此，或许是出自学生自发的组织，或许是出自叶、张的鼓动，面对叶、张庶务与严监

督之争，一个以复旦公学学生为名义的《复旦公学学生广告》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复旦自与震旦分校后，当事者竭力组织，始底于成。嗣以风潮叠兴，方知众擎之不可久

恃。意侯官为东南巨子，故奉为我校监督，乃一载于兹，于教育规则不独未尝过问，且淹留

沪上，月享厚薪，而又荫及戚友，官款二万四千元，浸润于监督及其戚友者达半数，其裨益

于我校者未之或问。同人为全校计、为学界计，既不愿阻我校之前途，尤不愿以扰乱秩序之

风贻讥当世，故忍气吞声，迄于今日，然犹望监督之或图振作也。乃监督不独与众望相违，

反以官办二字之徽号宠锡我校，我校何幸得此？但不知我校之受官款津贴者，其体制为何如

耳？同人因阅逐日告白，奔走来沪，谨举大概情形，质诸海内外士大夫鉴而查之。远道诸仝

学，如有函件，仍寄本校可也。复旦公学学生谨启。63    

从该广告看出，一部分学生并不愿意承认复旦为“官办”学校，尽管复旦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官方

津贴，若是没有这些津贴，“私立”复旦公学可能早已关门大吉。64另外，这些学生耿耿于怀的仍

                                                        
61 《时报》1908 年 2 月 12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2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此

则材料，《严复集》、《〈严复集〉补编》等亦皆未收录，研究者也未利用到。 

62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13 日，第一张；《时报》1908 年 2 月 14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

1908 年 2 月 13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 

63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页广告版；《时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

日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该广告的《神州日报》版把“复旦自与”误作为“复相

自与”，《神州日报》后来再刊载此广告即纠正了。 

64 后来中国公学亦曾面对相似的情形。1908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新公学诸人来找郑孝胥，“言公立之中

国公学不应改为官立事。”郑孝胥立即从官方立场驳斥之：“如学生能自筹费，不借捐款、官款则可；今

‘公立’二字久已卖却，复何言乎？”见《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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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复在监督任上的不尽职、不负责，任人唯亲。该启事还反话正说，“不愿以扰乱秩序之风贻讥

当世”，实际是暗示当局如果不赶走严监督，就可能会酿成使当道头疼的学潮，而奔走来沪的同人

即是证明。 

至此，复旦的学生也开始介入这个冲突，并发挥了极大的象征效力，复旦内部的校长与教工

矛盾开始剧烈化和公开化。在当时学风乖戾的环境下，身为监督的严复处境开始不利，尽管他最

初拥有来自端方的支持，可一旦酿成学潮，很难保证严复会继续得到官方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

前不久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已经引发了学潮情况下。有趣的是，1907 年 4 月安庆安徽高等

学堂的罢学风波，其焦点所在，也是严复的任人唯亲和尸位素餐，“实以监督遥制，任用非人，糜

费过多，取予恣意，学科不备，卒业无期„„”65“监督任事两年，住堂不过两月，共糜修金两万”，

又“约记开销，闽籍教员款项每岁不下二万左右。”66
 

    在这则《复旦公学学生广告》发布后不久，大概一直在暗中运作此事的叶仲裕又发出《叶景

莱启事》，表明叶、张与严复之争已经告一段落，江督业已派员来处理复旦内部纠纷： 

侯官先生及景莱等广告诸节，已有江督委毛学宪、夏观察来沪理处一切，可付诸公论。

诸同学务即照常莅校上课。至关于复旦全局诸事，景莱仍当力持正论，断不诿卸。远近来函，

恕不一一奉复。67
  

从这个启事可以知道，复旦的此次风波所关颇大，致使江督端方不得不派提学使毛庆蕃、候补道

夏敬观来斡旋叶、严之争，复旦学生也曾一度没有正常到校上课。而一句“至关于复旦全局诸事，

景莱仍当力持正论，断不诿卸”，则表明严复开除叶景莱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 

三 辞职 

以上三则启事发表后，严复与叶、张及复旦学生之间想必还有许多博弈，可惜限于材料的匮

乏，其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此后一段时间（1908 年 3—4 月）里，严复依然不断到

吴淞复旦办公，还在农历二月十一日（1908 年 3 月 13 日），收到复旦所给该年第一月的薪水。饶

是如此，身为复旦公学监督的严复没能成功开除“眼中钉”叶仲裕，这就意味着严复的失败。事

实上，对于张、叶的第二次启事和《复旦公学学生广告》中的批评，严复都没有再做公开回应，

这对于一向爱惜羽毛的严复来说，颇不寻常。稍早他在辞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曾发表洋洋长

论《辞退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68反驳学堂学生与时论（主要是《南方报》、《神州日报》）对

他的批评。而对于他与叶仲裕的纷争，严复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略作说明和辩白： 

                                                        
65 《皖省高等学堂风潮续志》，《南方报》1907 年 6 月 10 日，第三页；参看《皖省各学堂教员为高等学

堂事上学使禀》，《时报》1907 年 6 月 9 日，第四页。 

66 《续志高等风潮之原因》，《神州日报》1907 年 5 月 30 日，第四页。 

67 《时报》1908 年 2 月 23 日，第一张广告版；《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23 日，第一页广告版。 

68 该文也发表在 1907 年 6 月 24、25、26 日《中外日报》上（皆在第三张第二版），题为《严几道辞退

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严复年谱》只提及该文曾发表在《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 8 期，光绪

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第 121-128 页）上，没有发现其亦发表在《中外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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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缘复旦学校事，大为叶仲裕所撼。自开学以来，极力怂煽旧生与不佞反对。而远道学

子则来者日多，校舍添咽，至无以容。私念衰老之人乃与顷领小儿计论短长，真为可笑。69
 

严复此函认为是叶仲裕挑动复旦老生来反对他，他这里虽自白不愿意与“顷领小儿”（即指叶仲裕

等人）计较，但其自视甚高、愤愤不平之意却展现无疑。实际上不是严复不屑与叶仲裕计较，而

是在与叶的较量中他已经处于下风，再这样下去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自取其辱，故才决心以辞职

了事。严复在稍后（约 1908 年 4 月）模仿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之志趣，70写下的三首绝句

也可表明这点，当然这诗中不乏自我解嘲与反悔当初接任复旦监督之意： 

桃李端须著意栽，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  

瓶水才添起小澜，爬沙手脚恣盘桓。通宵鸣唤知何意，且说盆池不属官。  

龙雀东南白虎西，从渠吞月罪应齐。吴烹卤馔吾何择？不更攒眉吃水鸡。71 

凑巧的是，直隶总督杨士骧恰巧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待遇较优厚的职位，“适昨者北洋莲府尚书

有信相招，则电请南洋派员接理。”72严复决定不再恋栈，于 3 月 23 日（或 24 日）正式请示端方

（“电请南洋”），辞去复旦公学监督职位。但他总需要向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江督端方交代一下复旦

现在的办学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向端方解释一下自己在任复旦监督时并没有任人唯亲，自己

亦是尽职尽责，并非像叶仲裕等人所批评的那样：  

刻该公学自开课以来，诸<事>尚称就绪。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

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刻以二百人为额，分为七班，循序渐进。深知校费为难，故亦未敢

禀请宪派斋庶诸长，于干事仅设三员：一监学，一会计，一文案。藉资助理。而监学系严教

员兼充，会计系教员张汝辑兼充，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月各给薪五十元，为

撙节之地。 

  复仍隔日到校一次，监视巡阅，但今有下情须向钧座沥禀者，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茶短，

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

                                                        
69 《与熊季贞书》（八）（1908 年 3 月 24 日），《〈严复集〉补编》，第 279—280 页。 

70 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有教育虾蟆犹如对牛弹琴之意，虾蟆非但不感恩图报，反作跳梁小丑，让

人不堪，不过长期下去，教育者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明智的人最好独善其身。该诗颇长，此处不录，

可参看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 年，第 106—107 页。 

71 《三月自吴淞复旦学堂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蟆〉诸诗，不觉大笑，戏成三绝句》，《严复集》（第 2

册），第 366 页。此诗可能严复系三月初一日所写，据郑孝胥记载，严复曾于 1908 年 4 月 2 日（即农历

三月初二）寄此时身在南京的郑孝胥诗一首，此“诗”很可能就是严复的仿韩愈《食虾蟆》诸诗，郑当

时“即答之”。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36 页。笔者翻检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没有发

现可以与严复仿韩愈《食虾蟆》诸诗旨意相近的诗句。但以上只为笔者推测，尚须进一步的资料挖掘，

才能确定严复、郑孝胥此时唱和的诸诗之具体为何及其写作时间。 

72 参看《与熊季贞书》（八）（1908 年 3 月 24 日），《〈严复集〉补编》，第 280 页；据后来严复自承，此

职位为“新政顾问官”，月薪 300 元，车马费 200 元。参看《与夫人朱明丽书》（十二）（1908 年 9 月 2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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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至意。前者夏道敬观到校察看，复已属其将此情形上

达钧听，兹郑廉访赴宁，更求其剀切代陈。务望仰体下情，弛其负担，俾得免于罪戾，不胜

激切屏营之至。73 

严复此札展示了很多东西，也掩饰了很多东西。复旦招生增多，经费益形困难，这固然是现实问

题。严复还说因为节约经费，监学由严教员兼任，文案由周良熙担任，74这就有些欲盖弥彰！其实

这种情况只是在 1908 年 1 月后才发生，之前则多是严复一干亲属在管事，严复很少到校视事。75至

于严复隔日到校一次的情况，则是在他和叶仲裕、张桂辛发生冲突——叶、张包括一些学生批评

严复到校视事次数不多、没有恪尽职守之后。当然，严复这里说他身体衰弱、不胜监督之苦虽然

是借口，但也有部分实情，像他在和郑孝胥的诗句中所自白，“水中盐味饮方知”，“老夫真欲把降

旗”。76
 

进而，严复担心端方因为找不到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合适人选而不准自己辞职，还专门附信

向端方推荐接任监督的合适人选： 

      复旦监督一席，若一时难得其人，许复举贤自代，则窃意夏道敬观与此校交涉凡三四次，

于其中办理情形极称熟悉，其人亦精明廉干，似可派充。若我宪必求精通西学之人，则复忆

去年学部秋试，所得最优等游学美国专门教育之两进士，一熊崇志，一邝富灼，皆广州人，

                                                        
73 《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 3 册），第 583 页。《严复集》编者将此札系年为 1907 年上半年所

书，明显为误。严复该札附函有“去年学部秋试”句，查《严复年谱》，严复参加学部秋试 1907 年 10

月初，且周良熙任职复旦也至少在 1907 年 6 月后。该札中还提及夏敬观（即叶景莱启事中的夏观察）

来复旦查看事，故此札当写于严复与叶仲裕冲突、夏敬观到校视察后，其日期应该在 1908 年 3 月初之

后（据郑孝胥记载，夏敬观 3 月 7 日在上海曾拜访郑孝胥，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32 页）。

严复文中所提“郑廉访”，是端方手下红人、严复好友郑孝胥。查郑孝胥的记载可知，郑孝胥是 3 月 23

日坐船赴南京见端方的（《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34 页），他在南京还遇到夏敬观，则此札当在这

之后，在 4 月 16 日前。如严复在 1908 年 4 月 16 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写给熊季贞的信中所言，“兄尽

此月内，计当北上。然颇舍不得南中诸友。”（《与熊季贞书》（九），《〈严复集〉补编》，第 280 页。）上

述材料表明，严复本计划农历三月即交卸复旦公学监督职务。 

74 严复这里说的“严教员”，是浙江余姚的严鹤龄，他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约 1908 年 2 月）开始担任

监学，1908 年 8 月考取浙江官费留美法科，同时考取官费留美者还有翁文灏等 20 人（参看《浙江考试

留学生揭晓》，《神州日报》1908 年 8 月 13 日，第 3 页）；周良熙开始担任文案也是在光绪三十四年正

月；只有张汝辑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约 1906 年 9 月）入校的。参看《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 6、

14 页。 

75 当时复旦学生的后来回忆也可证实这种情况：“严虽长母校，但因兼长安大，不能时常到校，特委何

某（名字记忆不清）常川住校，主持校务。„„严校长因不能时常到校，校务不免废弛，各方表示不满，

即引退，从不与学员为义气之争，相持不下，致危及校本者。”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见薛

明扬、杨家润主编：《复旦杂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 20-21 页。 

76 《答郑太夷》，《严复集》（第 2 册），第 366 页。原诗未署时间，但《严复集》编者将此诗列于严复仿

韩愈《食虾蟆》诸诗之后。笔者推测，此诗应该是严复作于仿韩愈《食虾蟆》诸诗后不久，大概是严复

对郑孝胥和诗的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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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一道实有心得。现经邮部指调差遣，用违其长，未免可惜，若调其一，使之接理，必

能胜任愉快。复一为自卸责任，二为学堂发达起见，故敢沥诚布恳，伏乞照察。77 

可能是端方觉得严复眼高手低，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更可能是端方的确在为严复着想，

考虑了严复在复旦的尴尬处境，终于答应严复辞职的请求，任命由严复推荐的夏敬观（1875—1953）

接任复旦公学监督。至此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正式结束。这在严复写给熊季贞的信里也

有所显示，“复本计三四月北游燕赵。嗣以复旦候建成（即剑成、剑丞，夏敬观的字）交代，交代

后有江宁之行，及归，天时已酷热。”78从严复此言可知，严复移交监督给夏敬观约在公历 1908 年

5 月左右。这个时间也与复旦大学的档案记载相吻合。79从 1906 年年末，到 1908 年 5 月，严复任

复旦监督总计约一年半的时间。80在这段时间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竺可桢、陈寅恪、梅光迪

（1890—1945）、钱智修（1883—1948）等人都正在复旦公学求学。81移交之后，在 1908 年 6 月 5

日，严复还去南京拜会了端方，6 月 9 日返回上海。82端方应该会对严复有所慰留，还可能让严复

继续领有拿钱不干活的薪水每月三百两。83严复在待遇上应该不会感到失落。84
 

                                                        
77 《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 3 册），第 584 页。 

78 《与熊季贞书》（十）（1908 年 8 月 1 日），《〈严复集〉补编》，第 281 页。 

79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说夏敬观入校任监督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约 1908 年 5 月，参看《历

任教职员一览表》，第 1 页。另根据郑孝胥记载，夏敬观至少 5 月 8 日就在上海了，而郑于 4 月 28 日在

南京还见到过夏，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41、1139 页。不过 4 月 20 日，郑孝胥在上海也

见到过夏敬观，这时夏可能是去接替郑孝胥的中国公学监督一职，交接完毕后因带中国公学学生旅游兼

去南京拜见端方旋即返宁（参看《中国公学旅行详志》，《神州日报》1908 年 5 月 4 日，第三页）。《夏

敬观年谱》说夏于 1908 年 6 月接任复旦监督，未知何据。参看陈谊：《夏敬观年谱》，黄山：黄山书社，

2007 年，第 32 页。 

80 《马相伯年谱》言：“严又陵先生长复旦公学，未一年即辞去。”参看《马相伯年谱》，第 218 页。此

判断为误，《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者也将严复任复旦监督时间误以为是在 1906—1907 年。 

81 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目录号 ZH0101—2，案卷号 2，第 7、8、12

页。据名册可知，此时陈、竺、钱在丁班，陈考试成绩九十四分二，竺为八十六分六，钱为七十七分九；

梅在庚班，考试成绩为八十九分八。 

82 据《郑孝胥日记》1908 年 6 月 5 日记载：“坐午正快车赴南京，遇严又陵。七点半，至下关，同入城

至中西旅馆。„„遂谒午帅（端方）。”次日端方还宴请了严复、郑孝胥等人。由郑日记可知，严复是该

日与郑孝胥结伴到的南京，并一起拜见了端方，可惜郑孝胥这里并没有提及严复与端方的谈话内容；6

月 9 日返回上海时，郑恰巧又与严复同车。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44 页。 

83 参看《严复集》（第 5 册），第 1483、1486 页。 

84 端方这时还为严复出头，上奏朝廷请赏给严复进士出身，可见他对严复的欣赏。唯《严复年谱》并未

提及此事，笔者是查别的资料发现的。参看端方：《江督端奏选用道严复请赏给进士出身折》，《四川教

育官报》戊申第七册，光绪三十四年七月（约 1908 年 8 月）；需要说明的是，该折亦未被收入《端忠敏

公奏稿》。补充一点，直到 1910 年 1 月 17 日，严复才被赏给 “文科进士”，一了其想拥有正途出身之

夙愿——严复“平生以未预科第为耻，此后虽奋发治八比，终于报罢，以积劳为道员„„”参看：《严

复集》（第 5 册），第 1503 页；赵叔庸：《严几道》，《古今》半月刊第 38 期，1944 年 1 月 1 日，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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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请辞复旦公学监督时，严复私下向朋友称，一部分学生对之进行了挽留，“不意诸生闻之，

又群起挽留，电宁请勿去。进退殊不自由，大苦。”85这样的说法未必属实，很可能是严复在朋友

那里的自我挽回颜面之举。 

之后，严复与复旦的缘份还没有完全结束，在 1908 年 8 月 12 日，严复致函伍光建，讲述夏

敬观请代为推荐复旦算学教习事，问伍能否帮忙，“顷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该校算学教习周

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得好手弥缝其阙，嘱复寻人，复实无以应之，盖益卿造诣甚深，欲得同等

地位人固甚难也。因问尊处夹袋中有如此人否？恳复奉询左右，祈即回信。夏观察于该校维持之

意甚殷，惜有贝无贝二者皆甚困难缺乏，据拮可怜。稍能助之，亦一盛德事耳。”86严复在任复旦

公学监督的时间虽难称愉快，可他并没有记挂前嫌，依旧愿为复旦帮忙，并对夏敬观的努力表示

佩服，希望伍光建也能为解决复旦的困难出些力气。 

四 总结 

平心论之，严复在担任复旦监督之前，曾为复旦做了不少工作；在正式就任监督的时间里，

也为复旦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争得了端方的资助，亲自出招生的英文试题和阅卷，87将私立复旦朝

向官办化发展以获得稳定的经费来源，乃至辞职后还为复旦监督夏敬观帮忙聘请算学教习。88但总

体来说，作为复旦公学监督的严复并不太称职，正如叶仲裕及复旦学生在启事中集中抨击严复的，

就是他遥控复旦、任人唯亲，又没有为复旦延聘专门教员。89
 

转言之，在当时学风嚣张的情况下，学生闹事、罢学已是常态。如时人之评论，“平时居学校

则以放纵为自由，以顽劣为平等，一有不合，则动以退学为挟持，以冲突为目的，致热心办学者

亦有所顾忌，而整顿无从。夫今日官立之学，大抵重压制，则奴隶之教育也；私立之学堂，大抵

                                                        
85 《与熊季贞书》（八）（1908 年 3 月 24 日），《〈严复集〉补编》，第 280 页。 

86 《严复集》（第 3 册），第 585 页；《严复年谱》，第 323—324 页。《严复集》将此函系年为 1907 年 7

月，误；应该是《严复年谱》所认为的——该函日期为 1908 年 8 月 12 日。 

87 参看周越然：《追忆先师严几道》，《杂志》1945 年 8 月号，第 15 卷第 5 期，第 16 页。 

88 严复的书法给当时一些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从端方那里得到的拨款也让当时某些学生印象深

刻。参看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见薛明扬、杨家润主编：《复旦杂忆》，第 20-21 页。 

89 另外，据 1907 年夏秋之际进入复旦求学的周越然回忆，严复执掌复旦时曾以《社会通诠》当作教科

书，此举也颇遭学生非议，“他（指严校长）收了我们的学费，还要译出书来骗我们的钱。可恶啊，可

恶！”再者，根据周越然对严复任复旦监督时的描述，可知严复开学接见学生时派头很足，但在例行的

训话会上最后并未训话，只是走走过场，其气势却让周越然念念不忘，“他出门时提了那根手杖，真是

‘神气’，他圆圆的脸，微微的鬚，绸袍缎褂，瓜帽便鞋，加以随从者数人——虽然是个候补道台，但

比实缺更加大方。”周越然在接下来的回忆里还认为，“先师严先生在一生中，曾经两次受冤枉。第一次

是在拳乱之时„„第二次是在洪宪时代„„”其中并未曾提及严复在复旦受冤事。且周自谓，从在复旦

开学时见过严复外，直到民国四五年，就再未曾见过严复。这除了表明在当时复旦，校长与一般学生等

级差距较大之外，其实更表明严复到复旦视学次数和接见学生次数并不多，所以连非常敬仰他的学生周

越然亦无从记起。参看周越然：《追忆先师严几道》，《杂志》1945 年 8 月号，第 15 卷第 5 期，第 1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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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放任，则野蛮之自由也。”90学校校长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遭到学生的杯葛，对于一个“溺职”

又“引用私人”的校长来说，其行为尤易引发学生的罢学闹事现象。91严复无非是这种状况的牺牲

品。无怪乎时人会对严复有这样的指责与讽刺： 

严复的为人，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他在安庆高等学堂里面，天天抽鸦

片，一个人都不会，一件事都不做，每月白白的骗五百块洋钱；还有时候住在上海，又骗用

复旦学院的修金。实在是个大滑头了！92
 

上述引文虽不免有些夸张和苛刻，可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严复同兼两校监督时的一些作法，确有

招致物议之处。93
 

同时担任两校监督，对于缺乏实际行政事务能力，又经常南来北往、身体状况欠佳的严复来

说，已非力所能及，可严复并没有坚辞（后来的请辞或是被迫或是作为以退为进的策略），除了出

任监督可以落实自己的教育理念等因素外，94两校监督的较丰厚薪水应该是严复恋栈的重要考虑。

像他曾不断地表白，自己妻妾、儿女众多，95“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

耳。”96
1909 年底，“北洋现已换人”，陈夔龙接替端方为直隶总督（端方在 1909 年 6 月 28 日接替

杨士骧），严复首先担心的仍是自己的“六成薪水”。97后来严复去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金

钱考虑是很重要原因，“此来不过为些钱文。”98知识分子做事都为稻粱谋，半是无奈、半是悲哀，

国家不幸，其实“诗家”也难幸，而家累甚重的严复为五斗米折腰，又何足厚责焉！ 

                                                        
90 庸：《中国前途之问题·教育问题》（四续），《神州日报》1907 年 5 月 2 日，第二页。 

91 《谨告各学堂之学生》，《中外日报》1905 年 7 月 14 日，第一版。 

92 楚元王：《谕立宪党》，载《天讨》，《民报》第 12 号临时增刊（1907 年 4 月 25 日），台北：中国国民

党党史会 1969 年影印本《民报》，总第 2066—2067 页。 

93 后来《民吁日报》上也载文评论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及严复继任监督后，“其中风潮叠起，走者走，

而死者死。”《复旦公学之再造说》，《民吁日报》1909 年 11 月 2 日，第四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1969 年影印本，总第 240 页。 

94 严复内心的自我认同可能未必将两校“监督”当回事，出任监督（包括译书、办报等活动）只是他谋

生的无奈之举，“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与张元济书》（八）（约 1900 年），《严复集》第

3 册，第 537 页。他渴望做“帝师”，他在不同时间曾让郑孝胥和英敛之给他写条幅——“有王者兴，

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严复年谱》，第 278、311 页），他自拟的书房联语也是此联（《〈严

复集〉补编》，第 83 页），在在可见严复之抱负与自信。 

95 严复自谓他有二妻一妾，五子四女，其中一子早夭。参看《与熊莼如书》（七）（1912 年 9 月 25 日），

《严复集》（第 3 册），第 607 页。 

96 《与张元济书》（十八）（1905 年 3 月 1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555 页。 

97 《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一）（1909 年 12 月 9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55 页。 

98 《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九）（1910 年 4 月 24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60 页。这话某种程度

上可能也是严复的自嘲，说明他已经预先认识到在名词馆任职难有作为，只能把挣钱作为就任理由。 


